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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代南非社会的传统领袖制度：历史与现状
杨崇圣  王昊午

2021 年以来，南非已有两位传统领袖 (Traditional Leaders) 相继离世。巴佩迪 (Bapedi) 国王杜拉雷三世 (Kgoshikgolo Thu-

lare) 于 1 月 7 日因感染新冠病逝于约翰内斯堡，享年 40 岁，其逝世时继位尚不满一年。3 月 12 日，祖鲁 (Zulu) 国王古德维尔·兹

韦利蒂尼 (Goodwill Zwelithini) 病逝，享年 72 岁。1 这两位传统领袖的死讯，特别是兹韦利蒂尼的逝世及葬礼，在南非国内引起

广泛关注。3 月 15 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发表公开信，对杜拉雷三世及兹韦利蒂尼的逝世表示哀悼，并称他们为“遗产的捍

卫者与各自民族历史的保管者”；同时，拉马福萨还在信中提及了近期南非政府与国内传统领袖的合作，指出传统领袖及领导

机构的支持对促进南非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在农村发展和提高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等方面举足轻重。2 在当下的南非

制度框架中，传统权威受到宪法的严格限制，传统领袖的作用也往往被限制在向政府提供建议、咨询以及保护传统文化等方面，

但其中部分领袖的影响力不容小觑。3 拉马福萨的这封公开信恰恰提醒了人们，传统领袖制度在当代南非社会中，仍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一、南非传统领袖制度的历史

在南非的文化语境中，传统领袖是指那些受传统文化、习俗及价值观认可的政治领导者。4 在前殖民时代，国王及其以下

的酋长 (chief )、头人 (headmen) 等不同等级的政治领袖组成了南非本土非洲人族群的基本治理结构。这些传统领袖在社区内

部具有绝对权力，往往扮演着法律制定者、矛盾仲裁者以及财产所有者或分配者等角色。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对南非传统领袖

制度的独立自主带来了严重冲击。在英属开普殖民地扩张初期，殖民者将当地的传统领袖制度视为“传播文明”的阻碍，并

试图加以消灭。但这种观念很快发生了转变。出于殖民统治需要，英国殖民者开始尝试利用传统领袖对当地人施行间接统治，

更好地管理“土著事务”(native affairs)。5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殖民地政府尽量不直接干涉当地非洲人社区的日常事务，而

是通过掌握任免权等手段操纵当地传统领袖。在布尔人控制的奥兰治自由邦 (Orange Free State) 也出现了类似的间接统治形式：

非洲人传统领袖在保留地中仍然是秩序与规则的建立者和维护者，但他们在“更高”层面的法律意义上从属于自由邦政府。

除了受到殖民当局的间接统治，一些传统领袖还在经济利诱下成为了殖民主义的帮凶，利用自身的传统权威将本社区人口作

为廉价劳动力提供给殖民者役使。随着南非被殖民程度的加深，传统领袖制度被愈发制度化、精细化的方式所操纵，其独立

性被不断侵蚀。

随着南非联邦的成立，英国对南非传统领袖制度的操纵在 20 世纪早期进入了更加直接且专制的阶段。1920 年出台的《土

著事务法》(Native Affairs Act) 以及 1927 年出台的《土著管理法案》(The Native Administration Act) 以法律形式正式确立了传

统领袖在殖民统治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土著事务部 (Department of Native Affairs) 成为管理非洲人事务的最高机构，负责为生

活在农村地区的非洲人制定政策。总督通过这一机构担任在所有传统领袖之上的“最高酋长”(Supreme Chief )，具有划分、创

建部落领地的权力 ；同时也可以选择并任命酋长或头人。殖民当局同时也有限度地保留了传统领袖的部分权威，包括在社区

内部处理民事纠纷与部分刑事案件等决断权。6 以《土著管理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使南非的传统领袖制度沦为殖民统治机

构的延伸。面对殖民主义的冲击，传统领袖中的一部分选择抵抗，一部分选择屈服。坚决反对殖民统治的传统领袖遭到罢免

甚至流放，殖民政府再任命顺从于其统治的人选继任。在这样的边缘化过程中，传统领袖逐渐失去本社区人民的信任，甚至

其合法性遭受了质疑。

20 世纪 40 年代末，南非国民党上台后，开始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施行种族与文化的隔离。为了实现对非洲人的控制，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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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隔离政府延续了英殖民主义者的策略，通过了众多旨在控制传统领袖制度的法律。7 在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当局在农村地区

扶植了大量传统领袖。一些原本没有传统领袖的地方被安排了新的酋长或头人，其中一些人的任命甚至与传统的领袖产生或

继承制度相违背，造成了传统领袖职位的泛滥。8 在“班图斯坦”(Bantustan) 制度建立后，白人当局还进一步通过政府专员直接

控制各“班图斯坦”的传统领袖，将后者作为控制农村地区的政治工具。由于部分权力得到了满足，一部分传统领袖与种族

隔离政府形成了“政治同盟”，甚至被利用来制衡反种族隔离势力。例如种族隔离政府曾秘密资助夸祖鲁班图斯坦 (KwaZulu 

Bantustan) 酋长曼德苏图 ·布特莱齐 (Mangosuthu Buthelezi)9 建立的因卡塔自由党 (Inkatha Freedom Party)，唆使该党与非国大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 产生矛盾并引发多次流血冲突。

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种族隔离制度结束时，南非的传统领袖制度已经经受了一个多世纪的冲击与侵蚀。在殖民主义和种

族主义的控制与操纵下，传统领袖们不仅丧失了政治权威，也遭遇了合法性危机。1994 年，“班图斯坦”制度被废除，这些土

地重新并入南非领土，但各地方的传统领袖职位得到了保留。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政府开始尝试重建传统领袖制度，使其

重新嵌入到当代南非民主社会之中。10

二、当代的南非传统领袖制度

1996 年颁布的南非宪法在第十一章中对传统领袖制度的政治地位进行了概述。其中规定 ：依照习惯法 (Customary Law)，

传统领袖的地位受到承认 ；政府认可传统领袖在宪政民主制度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将致

力于维护与强化传统领袖制度的地位；同时，传统领袖必须服从于宪法权威。11 现存的传统领袖被分为国王 / 女王 (king/queen)、

高级传统领袖 (senior traditional leader)、男 / 女头人 (headmen/headwomen) 三个主要等级。南非政府在国家层面设置了传统领

袖院 (House of Traditional Leaders)，并在省一级设置了传统领袖委员会 (Council of Traditional Leaders)，作为传统领袖参与当代

民主政治的机构。此后，政府又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了传统领袖院成员的产生方式等内容。从这些制度安排可以看出，后种族

隔离时代的南非政府希望传统领袖在民主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但是，在政府内部还存在另一种态度，认为传统领袖制度与当代民主制度并不契合。与此同时，一些传统领袖认为其自

身并没有在民主转型中获利，其自身利益与种族隔离时期相比甚至被削弱了。政府在实际运作传统领袖院等机制时并没有让

传统领袖拥有更多实际权力 ；非国大在农村地区推进的民主改革也遭遇了来自部分传统领袖的阻力。这种张力在姆贝基执政

期间不断加强 ：政府对传统领袖制度采取“孤立态度”，引起了传统领袖院的不满。而导致这一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民主化

转型初期的制度安排对传统领袖缺少明确具体的定位，更进一步表现出这一时期执政党非国大领导层对传统领袖缺乏相对固

定和统一的态度。

2003 年出台的《传统领袖制度与治理框架法案》（Traditional Leadership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 Act，简称《法案》）以

及同年发布的《传统领袖制度与治理白皮书》(White Paper on Traditional Leadership and Governance) 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传统

领袖制度在当代南非民主社会中的定位。《法案》规定 ：国家应制定一个规范和标准框架，以确定传统领导在新的民主治理制

度内的地位和作用 ；现存的传统领袖制度将根据宪法的要求进行改革，以便根据习惯法和传统惯例恢复传统领袖制度的完整

性和合法性。12 同时，《法案》也对传统领袖的职责与权力进行了更严格的限制，基本将其限定为政府制定地方政策时的顾问，

以及保护传统文化的象征性角色。因此有观点认为，这一治理框架束缚了传统领袖在农村地区的实际治理作用。13

此后南非政府仍然在不断调整对传统领袖制度的态度，该调整机制符合实用主义特征。2010 年，南非政府宣布今后只承认

当时 13 位国王中 7 位的合法传统领袖地位，其余 6 位将在当任国王去世后废除。时任南非总统祖马称，白人政府统治时期出于

政治目的任意增设大量传统领袖，如今削减国王数量是为了纠正历史上的错误，重建传统领袖权威。14 此举无疑是政府对传统领

袖制度的进一步限制。但同样在祖马执政时期，他也多次向包括祖鲁国王在内的传统领袖示好，以利用传统领袖的影响力争取

更多选票。而今年 3 月拉马福萨总统的公开信同样可以视为一个明确信号，表达出南非政府在当下经济复兴过程中希望与传统

领袖加强合作的强烈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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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领袖制度的争议、功能与展望

自南非民主化转型以来，产生了诸多关于传统领袖及制度的争论。学术界对此的核心争论在于“传统领袖制度是否具有民主

性”。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进一步形成了反对传统领袖制度的现代派与支持该制度的传统派。现代派认为，非洲的传统领

袖制度在前殖民时代就是非民主的 ；经过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侵蚀，这一制度更加失去了合法性，与当代民主格格不入，应

该将其从国家治理结构中排除。15 而传统派则认为，传统领袖制度产生于社区共识，是根植于非洲生活方式中的参与式民主形式。

因为具有民主特征，传统领袖制度经过适当的调整后，能够与当代民主制度相融合。16

另外一些有关传统领袖制度的争议更多地与传统领袖个人有关。今年 3 月去世的祖鲁国王兹韦利蒂尼是一个具有代表性

的“有争议的”传统领袖。根据南非的习惯法，祖鲁人可以施行一夫多妻制婚姻。兹韦利蒂尼先后迎娶了 6 位后妃，有 20 多

个孩子。国王及其家人生活极尽奢华，每年都要耗费大量政府拨款，常常因此遭受公共舆论的指责。另外，他在位期间还恢

复了祖鲁传统中各种针对少女的“贞洁测试”(virginity testing)，并多次亲自参与相关仪式。17 尽管其拥护者辩称“贞洁测试”

有助于预防艾滋病，但仍受到进步主义人士的强烈批评。这些围绕祖鲁国王个人生活与行为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

领袖所代表的传统习俗与当代社会之间的观念冲突。

近些年南非频发的排外骚乱也将兹韦利蒂尼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曾在 2015 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 ：“外国移民

应该收拾行李离开南非。”其表态被认为是当年南非排外骚乱的导火索，这场骚乱从祖鲁人聚居的夸祖鲁纳塔尔省爆发，波及

了南非多个主要城市，导致十余人死亡，大量店铺遭到打砸抢烧。尽管事后兹韦利蒂尼表示自己的讲话被“曲解”了，并且

呼吁人们包容对待他人，谴责暴力事件。但在很多人眼中，正是他不负责任的言行煽动了南非本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

导致排外骚乱的发生。18 因此也有声音担忧传统领袖对个人影响力的滥用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传统领袖制度仍然是当代南非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南非国家治理结构的一部分。

当前它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作用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

首先，传统领袖制度在南非农村地区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在 1996 年宪法中就已经被明确提出。南非的城乡差距

极大，农村地区民众受传统价值观影响较深。在这些地区，传统领袖具有极大地影响力，甚至能够比政府更好地推进公共事务。

因此南非政府十分倚重传统领袖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此外，南非的一些重要传统领袖拥有大量土地，在当下南非尝

试进行土地改革 (Land Reform) 的过程中能够产生直接影响。兹韦利蒂尼就曾在 2018 年表示祖鲁王室的土地应分配给无地黑人，

保障贫民的土地所有权。19

第二，南非的传统领袖能够发挥其对本族群、本社区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消弭社会矛盾。尽管如今的传统领袖不具有

实际的行政权力，但其传统权威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人们的认可，能够在调解社区内部冲突中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在夸祖

鲁纳塔尔省的农村地区曾一度出现对有“巫师”嫌疑老年人的指控甚至残杀，最终这场“猎巫风波”被当地传统领袖终止。20 

2015 年发生在林波波省的民众焚烧学校事件也是在传统领袖出面呼吁下得到了平息。21

第三，传统领袖制度对南非的多元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作为“彩虹之国”，南非的多元文化氛围十分浓重，但是不可

忽视的是，一些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冲击下也面临着传承的困境。传统领袖的合法性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

因此他们也自然地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祖鲁王室就将历史上著名的祖鲁国王沙卡 (Shaka Zulu) 诞生的 9

月份定为遗传保护月，如今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活动，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也起到了宣传展

示的作用。

杨崇圣，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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